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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咏梅，鲁迅文学院第22届中青
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生于上世纪
70年代，文学硕士，2002年开始
小说创作。在《人民文学》《花城》
《钟山》《收获》《十月》等杂志发
表小说近百万字。多篇作品被
《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
说选刊》等转载，出版小说《一本
正经》《把梦想喂肥》《隐身登录》
《少爷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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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咏梅，多年前就在不同场合见面，或吃饭，或

开会，总是匆匆相遇，又很快离开。远远望去，那是一个

温柔却似乎略有点倔强的娇小女生。有时候，隔着人

群，听她清脆娇然的笑声，开朗而有所抑制，也不由得

激发想走近过去的意愿，但还没有找到相互了解的机

会，很快又分手。文学会场和人生一样，总是迅即地结

合又分离，看似亲密却仍然陌生。

2014 年 10 月，获《回族文学》邀请去新疆开会。去

后才知，咏梅也在。会后我们 6 个，我和咏梅，还有弋

舟、田耳、程青及《回族文学》主编买玲老师一起坐车，

去千公里之外的喀纳斯看湖。寂寞孤单的公路，荒无人

烟的平原和山野，竟被限速，很多地方时速不得超过

40 公里。于是，一车人晃晃悠悠，几乎在车上生活了 7

天。

几天过去，彼此越来越好，或聊人生，或谈文学，或想

尽法子去“肉”某个不在场的朋友，田耳每在后面“吭哧吭

哧”偷笑，我们就知道，又一波超级想象和趣味来临。

咏梅轻快明丽，灵敏犀利，说话中肯、准确，罕见的

坦率。而对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她的自我评价简直到了

过低的地步。我只听出，她认为她还是一个初学者，还刚

刚入门。但是，这样说时，咏梅又非常淡然，似乎有足够

的耐心，去等待或错过文学的名和利。当时对她的淡然有一丝丝

惊异，觉得这小女子身上有我们尚未感受到的耐性、禀赋和力量。

咏梅不是热烈性格的人，她向人释放善意，却又保持着距

离，一种谨慎的审视。

她不媚你。她的文学，也有如此的性格和气质。李敬泽说她

“极其聪慧，善于伪装”，张柠说她是看似无辜，却有突然狠毒杀

技的“野蛮女友”，其实，都意在谈她文学中所潜藏的力量和突

然打开的空间。我却觉得，并非“伪装”和“野蛮”，而是她性格中

的“淡然”和“不媚”使然。

因为“不媚”，她对流行的文学观念和形态保持着天然的距

离，而“淡然”，则使得她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方向。所

以，咏梅对那种突然的拔高、升华极为警醒，同时，也对过于灰

暗和虚无的东西有所质疑。这反而使她的文本有某种结构的均

衡和观念的均衡。《文艺女青年杨念真》中，杨念真给闺蜜小门

丈夫发恶毒信息那一细节，极为清晰准确地揭示了人性深处的

残酷，毫不留情地给“文艺青年”们一记猛击。但是，作者并没有

由此夸大这一“恶念”的后果，她对此保持着一种基于常理的理

解和处理，这才有后面更为精彩的情节。当杨念真在大街上看

到怀孕的小门和丈夫相互搀扶着往前走时，她的一切“文艺”都

失去了可叙说的价值，甚至，她一直后悔的那个“恶念”也只不

过是“文艺”的装饰，在混沌的生活面前，并没有多大力量。这才

是真正的凶猛。至此，小说犹如剥笋，层层递进、回环，并触摸到

真正的生活旋律：一个巨大的反讽的存在。

《勾肩搭背》的题材非常危险，极容易堕入一种俗套——小

人物之间卑微而温暖的相互依靠，争吵、背叛、自私，最后顿悟，

达到大团圆。咏梅拒绝这样的处理。她不媚俗小说理论，也不媚

俗生活。生活挟裹着人类的欲念前往，私念并不都带来伤害，互

相取暖也不见得就能达成和解。刘嘉诚对樊花的感情并没有超

过他对货物的关心，他们彼此帮扶带来的温暖没有穿越生活的

层层尘埃来慰藉此时的失落和樊花突然消失带来的冰冷。《负

一层》中孤独的老姑娘杨甘香模仿了张国荣的飞翔，即使到死，

也没有人关注她的生存和精神，作者没有撕心裂肺，没有刻意

渲染冷酷；《暖死亡》写人性关系的混沌和变异，爱也可以杀人，

或者，那本来就不是爱。作者既没有让生活完全撕裂，也没有达

成和解，读者在疑惑中完成阅读，最终也没有得到作者的解释。

或者，一个好的作家不是对“确定”的解释，而是对“不确定性”

的充分呈现。

《父亲的后视镜》也是同样。小说始终抵制温情的泛滥和抒

情的可能，作者以略带嘲讽而又轻松的口吻讲述父亲

的一生，从青年的荒唐、偶尔的温情到老年的被骗及

重新获得力量，非常富有趣味。读完之后，你会爱上这

样的父亲，一个真实、鲜活，自私糊涂却又可爱的人。

咏梅的小说，少有大起大落的情节，生活磕磕绊

绊往前行进，人在一种模糊意识中被生活之流推动

着，做出各自的动作。虽然混沌与恍惚，却有内在的开

阔和疏朗，即使感受到冰冷、伤害和误会，也不是那种

彻骨的本质的冰冷和伤害。在咏梅这里，你很难找到

这样的本质主义倾向。

她不极致，不妄度人性，不以最恶或最善揣测人

性，她更在意的是生活内部混沌的流动和交织而成的

形态。

站在天池后面的雪山上，白色山峰，一池深水。大

家笑闹着照相。在搂住咏梅肩膀的一刹那，突然有种

很自在的感觉。那肩膀依偎着你，温柔轻盈，似无却

在。它既依靠你，又独立于你，既给你安慰，又不让你

感觉到沉重，既全身心地敞开，又保留着某种内核。

唉，如果我是男子，我会迷恋她。她身上的矛盾性

及对矛盾性的包容态度，形成一种独特的气质和氛

围，非常迷人。就像她的小说语言，有着温软但又暗藏

机锋的美感。细腻，游移，回环往复，互相冲突的行为和细节层

层堆积，南方话语和南方生活元素随手拈来，构筑并扩大她的

语言内涵和叙事版图。

随着创作的深入，近年来咏梅关注的层面越来越广。《何似

在人间》是她不多的以乡村为描述对象的作品，这或者是咏梅

有意识的回望。回到地方性，回到方言世界之中，这是咏梅所拥

有的丰富宝藏，她还刚刚开始挖掘。它富于色彩，柔软而有韵味

的方言，独特的景物风俗，构成一幅略带阴郁、神秘却又疏朗的

南方图景。时代、历史和人以遗迹的方式镶嵌在南方的雨水和

森林深处。

从喀纳斯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路经福海，沿着公路是几

乎和地平线一致的大湖。大家下车透气。黑夜正在下落，遥远的

地平线处是火凤凰般的晚霞，黝黑的湖面辽阔而安静。虽然模

糊黑暗，却仍能感受到湖水无边无际的涌动，柔软、坚硬，周而

复始。

咏梅叹息一般地说，有时候，我很害怕幸福的感觉，因为觉

得那一定会丧失什么。

大家沉默了片刻。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如叔本华老先生

所言，“幸福是一种绝对的否定状态”。任何一种幸福状态，任何

一种满意的情感，就其品格而言都是否定的，“它包含痛苦的解

脱，而痛苦却是生命的肯定因素”。

痛苦，包含着抗争和审视，也包含着坚持。就咏梅而言，它

还是妥协和抗争、幸福与痛苦相互包裹着的矛盾。她和弋舟的

决绝及形而上，和田耳的热气腾腾及形而下都不一样，她一边

享受、热爱着这世俗的爱与生活，一边又审视着这千疮百孔的

人性、纠缠着的残酷和相互的伤害。她不全心拒绝，也不全心热

爱，就那么犹疑着、审视着。就像《少爷威威》中的那个理发师，一

边在古旧、狭窄的东山自在地行走，一边却又时刻感到某种苍凉

和悲伤。我想，当他从派出所回到家里，看着空荡、寂寞的房间时，

他面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有了审视和省察的可能。作者

在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少爷威威”身上，赋予了作为“人”的特性

和情感。

是的，这样一个太阳将落未落的时刻，黑暗正在来临，湖水

涌动，大地好似静寂，却又在积蓄力量，创造黎明，一切都是暧

昧的、游移的、矛盾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虚无又充实。

或许，这是一个作家必须意识到且要面对的时刻，它应该

成为写作的自觉。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面对黑暗湖面突然发

出叹息的咏梅，肯定会走得更远，且越来越好。

□黄咏梅“But”女士 ■印 象

我之所以喜欢门罗的小说，是因为她是一个提着菜篮子捡拾故事的作
家，而不是一个提着长矛骑马冲杀在前的播报者。所以，在她的小说里，我
得以跟她握手、会心一笑，或者，在生活中我会找到她小说里的那种人，又
或者，在我的家庭中，偶尔也会出现她小说里的某类困惑。我也很喜欢她的
生活态度：“生活总是那么的忙乱，为了得到什么并用掉它，我们总是白白
耗费了我们的力量。”没有人能确定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所以，我们
在无数次地按下“确定”键的那些时刻，我们发送出去的那些念头和想法，
就像一颗颗不确定所终的子弹一样。写作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要描画出
这些子弹的飞行轨迹。

我有一个闺蜜，是个只读不写的人，她在一家著名外企上班，那里没有
读书的氛围，我们时常在一起讨论书籍和文学，她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每每
令我折服。她在公司有个外号——“But”女士。因为她的老板每次发邮件给
她发布某个决定或者布置某项工作，她都先有礼貌地表达理解之意，之后，
用一个“But”作为转折，从容地指出了与之不同的看法。是的，她总会有不同
的看法，她的合理意见很多都被采纳，她人缘很好，她并没有成为我们在单
位里常见的那种“刺头”，他们仍然会觉得这个“But”女士很“Nice”，是一个
与人为善又有主见的聪明女士。

通过小说，我感觉门罗也属于这样一个“Nice”的“But”女士。她在小说
里充分体现了对生活的理解力，她平静地呈现一种生活状态，一切看起来
顺其自然，然而，等等，“But”，生活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它还会出现种种意
外、困境，它尽管很“亲爱”，但也会让人惊悸不安，让人火大，让人讨厌，以
致于产生强烈的“逃离”的冲动。不是吗？即使一对相爱的七八十岁的老年
夫妇，他们还有惟一的不安：生活中不会再发生任何事情了吗？在《科莉》这
篇小说里，这对已经在有礼节地争论关于将来该不该留遗嘱的夫妇，却依
旧面临着83岁的老头的初恋情人的不期而遇，71岁的老太太依旧吃醋离家
出走的风波，当然，她依旧像《逃离》里的卡拉那样——回家了。我很喜欢

《科莉》这篇小说，它表达了对爱的领悟，以及人与爱这个复杂的老东西的
最终的和解。

人只有在临死的那一瞬间才能长嘘一口气：“我担心的事情总算没有
发生。”无数个“担心”构成了生命的复杂和丰富，无数的“意外”构成了生活
的鬼魅和意义。在貌似日常的生活里，孤独的写作者却能看到它的不日常，
以至于他们总是在对他人说：是的、没错、很对，可是，等等，“But”……正如
门罗这一类作家，他们就是从那个“等等”开始，耐心地讲述出“But”之后的
那些东西，这是他们最想说出来的。我喜欢这样的作家，并努力地学习成为
这样的作家。

当然，在让读者“等等”的那一声之后，真的能让读者“等等”，这需要作
家在“But”这个转弯处，付出自己足够的耐心，表达出足够的诚意和理解，而
不是一个霸道的独断者。记得在鲁院学习的时候，陆建德老师给我们上课
讲到门罗的小说，他说：“在中国文学里面，我们很多的是——我受到了冤
枉，我怀才不遇，我为自己的痛苦、不被认可而哭。这样子哭的原因不能让
我敬重。”真正为他人而流下的眼泪，是值得敬重的。在门罗的小说里，就有
这种令人敬重的眼泪。这构成了门罗小说的善意和包容。我认为，对于写日
常生活的作家来说，这是一种珍贵的态度，她的“Nice”不是讨好生活或他
人，而是持着足够的包容和宽阔，耐心地理解着他人。

作为一名“70后”，我想说，要做一个提着菜篮子捡拾故事的作家。这往
往会被笑话，甚至诟病。亲爱的，不要讲那些鸡毛蒜皮的市井故事，要讲社
会问题，而不要讲你隔壁家老王那些哼哼唧唧的困难……被这样劝说和要
求，有时候会使我感到很沮丧。难以做到这些，这也许是我的局限所在，但
另一方面，我却并不焦灼，我的安心来自于我熟悉的生活模式：隔三差五
地，我会提着菜篮子，步行到我家对面的南草塘街，晒在木架子上的蔫蔫的
雪里蕻，竖在墙上一捆捆带皮的甘蔗，鱼贩子刚放进鱼池那条活蹦乱跳的

“翘嘴白”，总是在给一只活鸡褪毛的美丽的“毛鸡小姐”……这些都会成为
一种说不清楚的意义，让我感到了活着的趣味。或许，这些说不清楚的意
义，就是我写作的意愿，我在小说里反复地试图去弄清楚它们。

最近看到一句墨西哥谚语：“他们试图把我们都埋了，但不知道我们其
实是种子”。我改了一下：“繁冗的世俗生活试图把我埋了，But，写作把我变
成了一颗坚硬的种子。”那样，我可以默默地、固执地在“等等”的地方等等。

。

在黄咏梅近期的小说中，一种生成于俗世同
时又与之疏离和决裂的力量奔涌而出，这使她的
叙事质地脱离了纯然的“底层”、“市井”或“城市”
叙事，而开始复杂和饱满起来。在她以前的作品
里，也不乏此类精神的闪光，比如在负一层管理
泊车却不断追寻“天问”的阿甘（《负一层》）；生活
在庸俗小城却心怀“远方”给笔友写信的少女夏
凌云（《契爷》）；俗称为“剩女”却葆有阅读爱好的

“文艺女青年杨念真”（《文艺女青年杨念真》）；甚
至在做保洁的鲍师傅（《鲍鱼师傅》）和患有肥胖
症不得出门的林求安（《暖死亡》）身上，也有着

“异类”得可爱的爱好和想法。而现在，这股精神
潜流以更集中、更狠辣的方式在黄咏梅的小说中
曲折回旋，冲决俗世伦理和庸常堤岸。也许是随
着时间而来的智慧使她比以前更关注“诀别”、

“时间”、“老年”、“死亡”等终极命题，并且处理得
更加从容而散淡。这一切都表明，这位看似温柔
婉转的小说家的叙事风格正日趋精粹且成熟。

当我们说到“俗世红尘”等词语时，我们感觉
到那里传递出来的精神指向似乎是颓靡的，向下
的。海德格尔将这种状态称为“被抛境况”：“在闲
言、好奇和两可等特性中，绽露出日常存在的一
种基本方式，即沉沦。”但是，在黄咏梅笔下的

“俗”世界里，我看到了一种深植于凡尘但又与之
迥然不同的精神，它以某种日常生活的形态或物
象为“纽结”，构成了对于俗世伦理规范和陈腐精
神状态的疏离、反叛，甚至是决裂。一个是形而下
的“江湖”，一个是形而上的超越，两者之间形成
了巨大的美学反差和张力。我想，这也是黄咏梅
近期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在《何似在人间》中，松村人围绕“人生最后
一次抹澡”，内心骚动甚烈，或留恋或恐惧或欢
喜，构成了一个生命末端的可哀可叹的世界。廖
远昆却全然不在这种种形态之内，除了他作为

“最后一个抹澡人”的身份外，更重要的是他独特
的“生命观”：“他从来就不怕死，更不怕死人”。他

并不觉得“死”是件多么了不得的事，他用一双熟
稔的手和不流泪的心送走了一个个松村人，其观
念和行为都与松村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小说重
点描写了两场抹澡：耀宗老人和小青。前者是“文
革”时父亲的死对头，廖远昆虽然如约给他抹澡，
却趁众人不注意时用牙签替换了放在他嘴里用
来买孟婆汤的银子：“没钱买孟婆汤喝，耀宗老人
就永远忘不了人间的那些悲欢离合，也就永远都
惦记着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结下的仇怨啦。”而在
给最爱的女人小青抹澡时，廖远昆的细心温柔让
所有的松村女人都羡慕不已。这两场描写将“最
后一个抹澡人”与俗世的联系做了一个推断和了
结，从此他可以无牵无碍地行走于辽阔的人世
间，最终给自己“抹”了一个大“澡”：不小心跌入
河里淹死，比谁都干净地“上路”了。一种淡淡的
黑色幽默气息弥漫于文本，使小说在面对“生死”
这个终极命题时，依然带着一抹精神的洒脱。在
这类故事里，可能孕育着黄咏梅对生命的某种深
透理解。她不愿意贴伏或认同“松村人”对待死亡
的态度，所以设置了廖远昆这样一个疏离于世的
人物。通过对抹澡手艺的精细描绘，小说衔接起
男主人公对待生死情爱的超然淡然，以及他与

“松村”——一个微观“俗世”——反向行之的人
生姿态。于是，这境界就有了俯视的高度，以及精
神的温度。

在《瓜子》里，一个由管山人组成的队伍在石
牌村和乐运小区兀自生长。在他们看来，努力工
作、安然度日便可。但是，少年“我”和管山人像是
两个世界的人。“我”和父亲一样心怀“广州梦”，
渴望进入都市又意识到横亘其间的“深渊”，努力
融合但最终宣告失败。狐仙说少年“我”是“孤
命”，惟嗑瓜子可解，可这却养成了“我”的好动症
而遭到老师的嫌恶，被安排在远离同学的“孤岛
位”。在父亲受不了孟鳖的侮辱捅了他一刀后，

“我”也只能被送回管山。“我”在中途下了车，努
力在纵横交错的轨道中寻找广州的方向：一个既

不愿回到故乡又难以融入都市的夹缝就是“我”
的世界。这似乎是一个不幸的成长悲剧，或曰“底
层故事”。但是，在少年“我”的挣扎和努力里，我
们可以看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疏离”意识：既疏离
于本有的世界，也疏离于当下的难堪。虽然这种
努力不具备现实的有效性，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
关于成长和生存的另一种方式。

同样是“疏离”，在其他文本中也有着多样化
的呈现。表弟沉迷于网络因而拒绝与现实对话，
自造了一个“江湖”以对抗生活的乏味。他贫瘠的
青春在网络的浓烈爱怨里得以绽放（《表弟》）；丘
处机在“武侠世界”里找到了心灵的栖息之地，他
甚至能成段引用武侠小说的人物描写对照现实
中的人和事。在他“武侠之心”的照耀下，千疮百
孔的现实生活竟然散发出了迷人的光彩。让人啼
笑宛转，如悟玄机（《达人》）；在处处皆露破绽的
中年生活里，苏珊和“闷骚男”不甘心被淹没。与
其说他们在寻找感情的出口，莫若说是在奋力寻
找衰败中年的一点点鲜活与奇异，以此向平庸生
活反戈一击。在《走甜》的结尾，黄咏梅恬淡却不
无伤感地将苏珊放置回了她原来的生活轨迹，并
且残酷地让她直面“现实”：她猛地感到，原来中年

的征兆也是跟初潮一样，来了，自然有着其难以言

状的表现。苏珊切实地感受到——中年，来了！

从现实的标准看，苏珊的“疏离”式反抗失败
了。然而，“疏离”本身的每一寸时光都自有它的
价值和意义。我以为，日常生活里多的是庸常陈
腐和千篇一律，它容易让人陷入精神的倦怠与衰
朽，“疏离”可以带来人性的奇光异彩。如果没有
这样的“抵抗”，人将陷于庸庸碌碌，难以飞扬。

与“疏离”相比，一种更为决绝的精神姿态是
“决裂”，这在《小姨》中蓬勃霍然地释放。按照俗
世伦理，小姨是一个“资深剩女”。“我”得知小姨
不婚的原因可能是暗恋的师哥杳无踪影，但最终
这个理由也被消解掉了。因为若干年后师哥回来
了，小姨着实好好打扮了一番去参加同学会。小

说在这里留下了一段空白，也就是小姨再见师哥
如何惊心动魄或失魂落魄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是
在结尾，小姨成了一个喜欢搞破坏的“中年怪阿
姨”。在小区的抗议活动中，她将衣服撸起举手向
天，半裸着身体，如同师哥从前送给她的那幅《自
由引导人民》中的女人一样。为了一个自我美化
的虚幻存在，小姨竟然全盘拒绝了现实生活。

《小姨》含着一种悲凉的气息，这一方面来自
于俗世对于“人”的牵扯和固化，另一方面则来自
于女主人公精神和感情追求的渺茫。看上去小姨
是因师哥不婚并发疯，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偶发事
件，这里头的选择只关乎她作为“我”的精神特
质。可以这样说，小姨为之发疯的，是在她以之为
精神凭借突破了俗世的多重困扰之后，一直追求
向往的美好境界最终被“美好”以及自我想象的

“历史深度”本身证实为虚妄。于是，她的“决裂”
就不单单指向俗世伦理，而是对坚持多年的精神
自我和历史守护的全盘否弃。“发疯”这一结果表
明她将极端孤独地切断与俗世的种种尘缘，不怀
希翼地与之做一个了结。如此不含功利的自我消
灭显示了一个纯粹精神体从希望到幻灭的全过
程。作者毫不留情地将小姨置于一个四处“隔绝”
的俗世，不给她留一点现实生活的希望，径直将
她的精神推到彻底撕裂的地步。这个过程其实也
是在放大作者自己的疑惑与悲戚：面对俗世对

“我”的覆灭，对历史实存的掩埋，如小姨般的坚
持，到底有无意义？

黄咏梅善于运用某种具有巧思的生活形态
或物象，将人物丝丝入扣地嵌入其当下的处境与
生活状态中，使之与俗世的疏离和决裂勾勒无
遗。我将之称为叙事“纽结”，它们勾勒着或放大
着主人公与俗世和时代脱轨的心性图景。在《少
爷威威》中，谭咏麟唱的那首粤语老歌《少爷威
威》实在俏皮且深具“广式”哲学。在魏侠游手好
闲时、与妈咪分别时以及追女仔时，这首歌都会
荡漾开来，一一勾画出“东山少爷”的落拓、伤感

以及生命中少许的亮光；在《达人》中，丘处机有
一手绝活——徒手捧冰，这极大地提升了他的

“江湖”地位：菜场的人说丘处机练了铁掌功，他
捧的冰看上去就像“一捧淌着水滴的百合花”。此
外，少年“我”用来解“孤”命的“瓜子”（《瓜子》），
徐惠玲最钟爱的用月亮晒干的“丝绸衣裳”（《家
宴》），苏珊为保持身材而坚持饮用的如同黑夜般
的“走甜咖啡”（《走甜》）……在这些物象中，充溢
着作家的情怀与暖意，亦将精神的攀援涂抹上了
一层超脱的诗性色彩。

在黄咏梅的小说中，主人公在俗世中无疑都
是“卢瑟”，他们无法挥洒自如，如鱼得水，于是只
能在精神的罅隙里凝结光亮，寻求慰藉，在那里
重造一个“世界”安放自我。作家一再表达的，便
是这种“不存在”对“存在”的驳击，是“无限”之精
神对“有限”之生活的悖离，这无疑是她审美趣味
与生命观念的外露。在她看来，“凌空蹈虚”是人
生的一重境界，无需苛求，但应长怀此心。我们常
人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在虚构中寻找这样
的高傲与勇气，并致以敬礼。对黄咏梅来说，写这
些市井之徒的疏离和反叛故事，是心灵的游移，
也是“缓慢度日”中惟一的自我拯救，它们似乎可
以减缓、阻滞甚至在某些时刻停止时光的驰驶。
若不然，那只能随俗世而“下”的速朽便真是可
悲，而且可怖。

黄咏梅的叙事态度温和平缓，不悲悯，也不
悲愤，她是带着旁观姿态的记录者，是掀开心灵
一角窥见到某些秘密的平静的陈述者。她并不以
种种“异类”和“异质”为炫耀与拔高写作的“加速
器”，她所做的，无非是在活得狭窄的人们面前展
开精神向度和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告诉他们，“反
俗”的、丰饶的生命是可以实现的。


